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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992 年穆巴拉克政权出台 96 号法，放松对地产面积的

限制并废除纳赛 尔时代的永佃制度。1997 年 10 月 1 日，96 号法全面实

施，佃农对穆巴拉克从期待转为绝望，与政府和地主展开激烈对抗，穆

巴拉克政权在 乡村的统治基础空前萎缩。2011 年穆 巴拉克政权垮台，

不仅源于城市民众的反抗，而且与丧失乡村小农的支持密切相关。1992

年 96 号法的执行过程表明：埃及 “ 三农” 问题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在

于政府与国民、城市与乡村、地主与小农、精英与民众的政治资源分配

不均。同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离不开农民政治权利的实现；仅仅改

变地权和经营方式，而不赋予农民平等参政的权利，难以从根本上解放

农民、发展农业和繁荣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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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6 月，在执政党民族 民主党推动下，埃及议会通过 96 号 法，即

“ 地主与佃农关系法”， 大幅提高地租标准并废止原有租佃契约。1997 年 10

月 1 日，96 号法全面实施。96 号法的出台及实施导致埃及乡村 出现激烈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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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2011年 2 月 11 日，在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的压力下，穆巴拉克黯然退

隐。然而，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台绝不仅仅是城市运动的结果，也与丧失乡村

小农的支持密切相关。在此期间，广大小农对穆巴拉克政权存亡与否几乎无

动于衷。所以，论述 1992 年 96号法 （以下简称 96 号法）的出台始末、实施

过程及其对乡村农业和政治发展的深远影响，对于解读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台

乃至埃及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迄今，国内学界对 96

号法着墨甚少，且多数语焉不详。
①

本文试从 96 号法出台的历史背景、表决

通过及引发的政治斗争、对政治发展的深刻影响三方面阐述 96号法在埃及农

业乡村史和政治发展史上的意义，并兼论该法与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和 “ 三农”

问题之间的密切关联。

96 号法出台的历史背景

96 号法于 1992 年 6 月由埃及议会表决通过，其立法 目标着重于调整农地

租佃关系。因此，宪政时代与纳赛尔、萨达特时代埃及的土地制度特别是农

地租佃关系，以及穆巴拉克执政初期官方媒体和诸多政党的推动，构成 1992

年 96号法出台的主要历史背景。

（一 ）1922 ～1992 年埃及农地租佃关系的演变

总体而言，在 1922～1952年的宪政时代，埃及土地私有化和土地兼并愈演

愈烈，土地高度集中，佃农被迫上缴高额地租，租佃权也极不稳定。备受压迫

的多数佃农和小自耕农对穆罕默德 ·阿里王朝心怀不满。1952 ～1970 年纳赛尔

政权着力推行土地改革，土地集中现象有所缓解，佃农上缴的实际地租数额呈

现下降趋势，众多佃农获得永佃权，佃农逐渐成为佃耕地的实际所有者，地主

的政治优势不复存在，包括佃农在内的广大小农构成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在乡村

① 国内论及埃及 1992 年第 96 号法的著述主要有：毕健康著：《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 300 ～302页；温铁军：《埃及农村地权冲突调查分析》，载 《世界农

业》2007年第 6 期，第 1 ～4 页；刘志华：《19 世纪以来埃及土地制度与政治权力关系考辨》，载 《西

亚非洲》2010 年第 9 期，第 23 ～28 页 （上述论著发表于 2011年初穆巴拉克下台以前，因此并未涉及

96号法与穆巴拉克政权垮台的内在关联，而且没有详述 96 号法出台始末以及佃农反应 ）；刘志华：

《埃及 ：失地农民— — 坐看穆巴拉克垮台的沉默大多数》，载马晓霖主编 ：《阿拉伯剧变— — 西亚、北

非大动荡深层观察》，新华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61 ～174 页。关于 96 号法的研究现状及本文引用

的主要史料 ，参见刘志华 ：《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 、农业生产和村民流动研究》，南开大学

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的主要政治基础。1970 ～1981年 萨达特时期以及 1981 ～1992 年穆巴拉克执政初

期，农地租佃关系尚未发生实质变化，但穆巴拉克政权及执政党民族民主党准

备择机颠覆 1952年 178号法关于农地租佃关系的相关规定，新一轮的土地改革

蓄势待发，埃及政府在乡村的统治基础即将发生重大变化。

在宪政时代，埃及农地地价高位运行，佃农被迫上缴高额地租。货币地

租、分成地租、实物地租，抑或货币兼实物地租，尽管在缴纳时间、次数、

形态、灵活程度等方面各不相同，但是对佃农而言均是沉重负担。农业用地

的租佃关系也极不稳定：租佃期限往往较短；地主往往有权随时终止租佃契

约；租佃协议类型以及租佃协议达成方式对佃农不利。
①

人均耕地面积持续下

降与农业用地高度集中，显然构成农业用地租佃关系不稳的经济背景。地租

高昂、租佃权不稳与耕地面积狭小，使佃农几乎丧失生产积极性。

1952 年 9 月，纳赛尔政权出台 178 号法，除规定占地面积和建立土改合

作社之外，还着力限制地租数额并稳定租佃关系。178号法规定，货币地租不

得超过 7倍地税；分成地租不得超过被扣除全部费用后的一半收成；佃农在

掌握充分证据的前提下有权要求地主返还超额地租；农业用地租期不得少于 3

年，地主和佃农必须签署两份书面租约、各 自保存一份；如果双方没有签署

书面租约，则应实行分成地租，租额不得超过被扣除全部费用后的一半收成；

佃农不得转租土地。178号法对租佃关系的改革影响很大，涉及全国耕地面积

的 48%，
②

到 1962 年 已使 111.4 万农户受益 （占无 地农户总数的 68% ）。
③

纳

赛尔曾多次强调 1952 年 178 号法对小农的重要意义。” ④
因此，1952 年 178 号

法被包括佃农在内的小农视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立国之本，而小农则构成

纳赛尔政权在乡村的统治基石。

伴随着土地制度的演变，埃及农村的政治秩序也在悄然变化。在宪政时

代，政府往往与大地主勾结起来欺压小农并控制乡村。纳赛尔则反其道而行

① H assan A ly D a w ood， “ S om e C h aracteristics o f A g ricu ltu ral L and L easin g in E gyp t” , J ourna l of F arm

E con om ics , V ol. 3 2 , N o . 3 , 19 5 0 , p p .4 9 0 - 4 9 5 .

② R ic h a rd H . A d am s. J r. , D evelo p m en t a n d S o cia l C ha n g e in R u ra l E g y p t, N ew Y o rk : S yra c u se U n iv e rsi-

ty P ress , 19 8 6 , p .8 9 .

③ M ah m ou d A bd el - F ad il , D evelo p m ent , Incom e D istrib utio n a n d S ocia l C h a n g e in R ural E g yp t 1 9 5 2 -

1 9 7 0 : A S tu d y in th e P olitica l E con o m y of A g ra ria n T ra n sitio n , C am b rid g e : C a m b rid g e U n iv e rsity P res s , 19 8 0 ,

p . 5 6 .

④ S aa d M .G ad alla , L an d R ef orm : I n R ela tio n to S ocia l D evelop m e nt of E gy p t, M issou ri : M issou ri U n iv er-

sity P ress , 19 6 2 , p . 10 ．



之，开始支持小农对抗地主。在 1952 年土改之前，下埃及兹伊尔镇的王室地

产面积很大，王室成员派驻该村的管家勾结当地警察，对不驯服的小农肆意

鞭打和罚款，并征发小农修建或维护水渠；在 1952 年土地改革之后，政府派

驻兹伊尔镇合作社的官员一般无权鞭笞违法小农，仅能处以罚款，但小农可

以给予警察一些小恩小惠从而免受罚款。当地某大地主曾抱怨：“ 在 1952 年

前，像我这样的人在政府中享有特权。如果我们的佃农或雇农偷盗，我们就

能前去警署述说原委，接着警察会痛打小偷。然而现在，我们这些富裕村民

也不得不先拿出证据，然后警察才能采取行动。由于我们是地主，警察便不

再信任我们。”①

在萨达特时代与穆巴拉克执政初期，埃及农地租佃关系尚未发生实质变化。

在萨达特时代，随着农产品价格呈现上升势头，固定货币地租在农业毛收入中

的比重持续下降，因此诸多地主渴望将货币地租改为实物地租。在上述形势下，

埃及议会于 1975年允许土地所有者将货币地租改为实物地租。萨达特政权还一

度提高地租数额。1975年议会提高地税标准，并将货币地租从不超过 7 倍地税

改为不超过 10倍地税。
②

然而地租数额的增长速度远远不及农业工资和农产品

价格的增速，导致地租数额在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中的比重迅速下降。从

1972 年到 1985 年，地租数额在棉花、小麦、水稻、玉米等农作物生产成本中

所 占比重迅速下 降，棉 花 从 33.0 % 降 至 9 .9 %， 小 麦从 36 .8% 降 至 14 .9 %，

水 稻 从 2 3 .4 % 降 至 10 %， 玉 米 从 2 7 .9 % 降 至 11.8 %。 ③

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随着穆巴拉克政权推行 自由化改革，

埃及政府与民族民主党准备彻底改革农地租佃关系。1985 年，民族民主党农

业委员会最早向内阁提出废除现行租佃法，要求提高地租并允许地主出售佃

耕地。此后，官方媒体开始造势，主要政党也开始推动农村土地制度变革。

（二 ）官方媒体和诸多政党的推动

20世纪 80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埃及官方媒体多次造势，鼓 吹迅速修改

甚至废除 1952 年 178 号法关于农地租佃关系的规定。埃及媒体几乎一边倒地

① R ic h a rd H . A d a m s. J r. , o p . c it. , p p .9 1 - 1 12 .

② R a ym o n d A H in n e b u sc h , “ C la ss , S ta te a n d R e v e rsa l o f E g yp t' s A g raria n R e form” , M id d le E a st R e-

p ort, N o. 18 4 , 19 9 3 , p . 2 1 .

③ S im o n C o m m an d e r , T he S ta te a n d A g ricultu ral D evelop m en t in E g y p t s in c e l 9 7 3 , L o n d o n : Ith a ca P re ss ,

19 8 7 , p .2 9 0 ．



贬斥佃农并美化地主。御用记者声称佃农从不断上涨的农产品价格中牟取暴

利，而地主却是不折不扣的穷光蛋，力图将地主阶级描绘成贫困潦倒、受到

压制、值得尊重的可怜人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媒体的描绘中，埃

及佃农非常懒惰且收入较高，往往出国旅游并购买奢侈品、贪婪而残忍。

1988年 9 月，一篇题为 《农民：是被压迫者还是压迫者？》的文章宣称：

纳赛尔政权出台的土地改革法规定佃农获得永佃权而且地租很低，因此佃农

即便在极其懒惰、不致力于提高农业产量的情况下也能维持租佃权并谋取暴

利 ；目前 ，佃农子弟在村里泡咖啡馆，夜间经常在地下放映室观看禁片，白

天则酣然入睡。1992年 5 月 5 日，《金字塔报》刊登的最高司法机构国家委员

会前副主席的一篇文章声称：1952 年土地改革法旨在废除 “ 大地主的封建主

义”；然而时过境迁，迄今埃及已经充满 “ 佃农封建主义”，佃农政治地位高、

收入不菲，地主则受到政府压制，仅能获得农业剩余的残羹冷炙，这种现象

同样不公，必须加以纠正。同日 《金字塔报》还发表社论声称，纳赛尔时代

的土改法已经不合时宜，必须尽快废除。1992 年 6 月 17 日，《华夫脱报》刊

登上诉法庭某位前任委员的言论：佃农非常富裕、甚至买田购车，地主却贫

困潦倒；这违反伊斯兰教法 “ 沙里亚”，不利于社会公平；为了纠正这一现

状，穆巴拉克总统定会在近期废除过时的 1952年土改法。

在官方媒体鼓吹土改的同时，在执政党民族民族党推动下，新华夫脱党、

社会主义工党、自由党，甚至原本比较重视保护小农利益的民族联盟进步党

和穆斯林兄弟会，也开始赞同政府发起新一轮土改。

1992年 2 月，民族民主党总书记、农业部长兼代总理尤素夫 ·瓦利宣布，

民族民主党已经起草完毕新的租佃法案，并将提交议会讨论和表决。
①

在将草

案提交议会表决前，民族民主党于 3 月 18 日主持召开由执政党与在野党共同

参加的联席会议；自由党，民族联盟进步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参加谈判，而

新华夫脱党代表因 “ 身体不适” 未能与会。
②

穆斯林兄弟会则被排除在外。

诸多在野党也开始表明己方立场。右翼的自由党原本就赞同土改。在联

席会议召开前后，1983 年重建的新华夫脱党通过其他途径发表看法，提议把

① R ee m S a a d， “ E g yp tia n P o litics a n d T e n a n c y L a w” , in R a y B u sh e d ite d . , C ou n ter - R evo lu tio n in E -

g y p t ' s C o u n try sid e : L a n d a n d F a rm ers in th e E ra of E co n o m ic R ef orm , L o n d o n a n d N ew Y o rk : Z ed B o o k s

L td . , 2 0 0 2 , p . 1 1 1 .

② R e e m S a a d , o p . c it. , p . 1 1 1 ．    



地租提高 20倍并取消永佃权。左翼的社会主义工党尽管主张政府用新垦土地

补偿被赶走的佃农，却认为佃农获利过多，不应再继承租佃权。需要重点关

注的是民族联盟进步党。民族联盟进步党起初与其他各党的政治立场差异很

大。该党指出，90% 的土地所有者非常富有而且大多定居城市，如果恢复他

们对农业剩余的控制权，则只能使其增加消费而非投资。
①

因此，民族联盟进

步党尽管承认现行租佃法对地主不公，却坚决反对政府废除永佃权，主张政

府拨付专款作为支持佃农购买佃耕地的基金，政府将贷款一次性支付地主，

佃农则向政府分期付款，这样地主和佃农将会双赢，地主实现土地所有权，

农民则维持土地耕作权。

总体而言，在 1992年的联席会议上，尽管与会各党存在诸多分歧，但是

仍然在口头上达成若干原则协议，并同意将这些原则纳入 96号法案之中，这

些基本原则包括：将农地地租从 7倍地税迅速增至 22倍地税；倾 向于出售地

产的地主有权驱逐佃农，但是佃户有权拒绝一次此类出售计划；如果地主执

意出售地产，佃户或以七五折购买这块土地，或可在获得 1/4 地价作为补偿

后被赶走。在政党联席会议结束后，埃及总理、民族民族党党员阿特夫 ·西

德基于 3 月 22 日向议会提交 96号法提案，并在议会声称政府已经接受各党联

席会议达成的基本原则。

实际上，民族民主党并未将与会各党口头约定的基本原则完全纳入 96 号

法提案之中。民族联盟进步党起初痛感受骗，后来却在执政党的压力之下迅

速改变立场。1992年 4 月 1 日民族联盟进步党总书记哈立德 · 毛希丁在回答

记者提问时声称，“ 诸多政党立场一致” 才能保证该法的顺利执行，而该法的

顺利实施有助于保护各方利益，从而在事实上放弃原来支持佃农的立场。民

族联盟进步党在农地永佃权问题上的立场转变，引发广大选民甚至党员的强

烈不满。1992年 4 月 29 日民族联盟进步党著名党员阿布 ·伊兹 · 哈里里认

为，本党立场反复，真是奇耻大辱。
②

穆斯林兄弟会主流派别曾在 1984 年议会选举中获得 9 个议席，在 1987 年

议会选举中获得 38 个席位，政治势力明显上升。然而，在 1992 年上半年，

穆斯林兄弟会主流派别与政府关系融洽，因而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异常沉默，

① R a ym o n d H in n eb u sc h， o p . c it. , p p .2 0 - 2 1 .

② R e em S a a d , o p . c it. , p p . 1 1 1 - 1 13，．12 2 ．



几乎对新租佃法案不予置评，被时人普遍视为此次土地改革的支持者。
①

由此可见，在官方媒体和主要政党的推动下，96 号法即将出台，地主与

佃农在世纪末将展开新的博弈。

96 号法的表决通过及其引发的政治斗争

（一 ）围绕 96号法展开的争议

经过官方媒体的大力宣传和主要政党之间的协调，穆巴拉克认为将新土

改法案提交议会通过的时机已经成熟。1992 年 6 月 21 日，埃及内阁将新租佃

法案提交议会讨论和表决。在议会表决之前，议长、民族民族党议员法特

海 ·绍罗乌尔在发言时指出，议会将要表决的法案能够深化经济改革，并实

现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公平；接着长篇累牍列举各类专家委员会 ，这些机构曾

经参与讨论法案内容；并声称他已邀请宗教领袖、权威学者和部分高官在 6

月 17 日早上举行会议，讨论该法的方方面面；最后阐述 96 号法的基本点在

于纠正已经不合时宜的纳赛尔土改法；法案符合伊斯兰教法 “ 沙里亚”。

从 6 月 21 日起，议会开始讨论96 号提案。起初议会着重讨论地主和佃农

的具体关系，争论相当激烈。这时，几乎所有民族民主党议员均在口头上肯

定 1952年 “ 七月革命” 的地位，以此作为立法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继而声称

1952年土改法起初体现、后来却违背 “ 七月革命” 精神，因此理应受到修

正。由于民族民主党议员在议会中占多数，议会争论逐渐趋于平息。到 6 月

24 日，经过 3 天的辩论，议会最终表决通过由内阁提交、经议会中 “ 农业和

灌溉委员会” 重新表述的 96号法，即 “ 地主与佃农关系法”， 只有纳赛尔主

义者和民族联盟进步党议员投出仅有的 10 张反对票。
② 96 号法规定：将固定

货币地租增至 22倍 地税，并允许实行五五分成制地租；1997 年 10 月 1 日后

原有租佃契约均被终止，由地主和佃农谈判决定租佃关系的废除或延续；但

地主有权随时出售地产；补偿佃农的相关规定则难以实施，形同具文。
③

关于 96 号法所涉耕地面积以及佃农数量，埃及政界和学界提供的多种数

据差异巨大。关于佃耕面积所占比重，有 13% 说 （据 1989 ～1990 年埃及农业

① R ay m o n d H in n e b u sc h， o p . c it. , p p .2 0 - 2 1 .

② R e e m S a a d , o p . c it. , p p . 1 1 3 - 1 15 .

③ R ay B u sh , “ L an d R eform a n d C o u n te r - R evo lu tio n” , in R a y B u sh , e d , o p .c it. , p . 3 .



部普查）、20% 说 （据 民族联盟进步党党报 ）与 24% 说 （据 1992 年 6 月 4 日

至 10 日 《金字塔报》的相关报道），等等。关于佃农数量，有 28.6万说 （涉

及 100 万家庭成员 ）、50 万说 （涉及 300 多万家庭成员 ）和 140 多万说 （涉

及 500多万家庭成员），等等。
①

尽管相关数据并不一致，但是确定无疑的是

96号法涉及大片耕地和大量村民。

对于 96号法即将激起的巨大冲突，民族民主党似乎缺乏足够的心理准

备。1992 年 6 月 24 日，总理阿特夫 ·西德基在议会闭幕式上为 96 号法辩护：

“ 我希望某些人不要认为本法的目的就是给与地主一把刺入佃农颈项的利剑，

因为本法将逐渐实现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均衡和公正。我们不应忘记我们是一

个充满同情心的和互助性的社会，不应认为地主仅仅因为本法公布就会驱逐

佃农。” 96号法颁布不久，埃及劳工部官员在 《金字塔报》撰文声称，96 号

法非常公允，有助于改变此前地主和佃农的不平等状态。
②

然而，在 1992年 6 月至 1997年 9 月即过渡期内，绝大多数佃农和政治观察

家不相信 96号法能够真正付诸施行，他们普遍对穆巴拉克心存期待。佃农获悉

96号法的内容后非常忧惧。在 96号法草拟、讨论和执行的整个过程中，穆巴拉

克总统刻意保持低调，因此佃农和政治家依然对他报以极大好感和期望。许多

佃农希望，在 1992年第96号全面实施之前的最后一刻，穆巴拉克总统能出现在

电视屏幕上，宣布推迟该法的实施甚至废除这一不得民心的法律，因为类似事

情之前也曾发生。许多农民坚信，穆巴拉克绝不会容许这一法律全面施行。在

1997年 10 月 96号法付诸实施前夕，纳赛尔主义者、民族联盟进步党呼吁政府

和总统将暂缓实施该法的时间再延长 5年，即延长至 2002年。

96号法的反对者之所以对政府心存幻想，除了对穆巴拉克存在期望之外，

还在于他们坚信政府绝不容许广大乡村陷入动荡之中，而第 96号法的全面推

行显然将导致农村局势动荡不安。1997 年夏，担任吉萨省农民联合委员会主

席的一位佃农说：“ 这一形势类似巴勒斯坦局势，土地换和平。如果政府希望

和平，我们就必须保有土地。” ③
另外，广大佃农一直将 1952年土改法视为共

和国的立国之本，不相信政府会抛弃共和国的这一基石。

① M o h am e d H . A b d e l A a l , “ A g raria n R eform a n d T e n a n c y in U p p e r E g y p t” , in R a y B u sh e d . , o p . c it. ,

p p . 13 9 - 14 0 .

② R eem S aa d , o p .c it. , p p . 10 3 - 1 1 1 .

③ K a rim E l - G aw h a ry , o p .c it. , p .4 2 . R eem S aad , o p . c it. , p p . 1 15 - 1 16 ．



（二 ）96 号法公布后引发的利益冲突与政治斗争

随着 1997 年 10 月 1 日96 号法实施期限的临近，政府不顾民众的反对一

再 表示将坚定执行该法令；到 1996 ～1997 年，农 业合作社、乡村银行和制糖

厂正式终止与佃农的交易，明确表明穆巴拉克政权决心按照既定计划全面推

行 96号法。在 96号法付诸实施前夕，穆巴拉克总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充

满信心地宣布：“ 这一问题的 92% 已经得到解决，而其余问题将在 10 月之前

全部解决。” ①

1 ．佃 农 的抗议行动

96号法通过后，多数佃农开始对穆巴拉克政权丧失信心。于是，埃及佃

农与地主和政府之间开始爆发激烈冲突。在 96号法即将付诸实施前夕，由部

分律师以及研究人员自愿组成一个捍卫佃农利益的非政府组织— — 土地人权

中心 （Land C enter for H um an R ights），其 负责人 卡拉姆 · 萨 伯里一针见血地指

出：“ 坚信佃农会放弃其土地，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 尽管佃农的举动迄今仅

仅是上书请愿或者集体签名，但是随着 10 月最后期限的临近，他们的情绪越

发极端。” ②

事实的确如此。在该法全面实施前，为数众多的佃农多次举行群众集会。

佃农经常在乡村举行小型集会；为防警察包围和冲击，佃农的应对措施是：

“ 我们仅在集会之前数小时才公布消息，这样防暴警察就来不及采取行动”。③

1997年 4 月，约 7 000 名农民还在开罗举行集会，抗议 96 号法。
④

拒绝放弃

租佃权或参加集会的佃农，往往遭到地主所雇流氓打手的肆意恐吓和残酷殴

打，以及警察和安全部队的强行驱逐、非法拘禁与严刑拷打。96 号法规定，

如果政府未能替佃农在原居住地附近提供合适居所，则该佃农不应被地主赶

走。事实上警察和地主多次恐吓不愿离开土地的佃农，并拆除其所建房屋、

或强迫佃农购买其在地主土地所建房屋。埃及民法规定，未经法庭授权，任

何人在其地产之上不得被驱离；96 号法也规定，未经法庭授权或佃农和地主

协商一致，原来的租佃协议不得废除，经协商一致而丧失租佃权的小农应获

① K arim E l - G aw h a ry， o p .c it. , p . 4 2 . R eem S aa d , o p . c it. , p p . 1 15 - 1 16 ; R ay B u sh , “ L an d R eform

a n d C o u n te r - R e v o lu tio n” , in R a y B u sh e d , o p . c it. , p . 1 8 .

② K arim E l - G aw h ary , o p .c it. , p .4 2 .

③ Ib id . , p . 4 8 .

④ R a y B u sh , “ M o re L o se rs th a n W in n e rs in E g yp t ' s C o u n try sid e : th e Im p a c t o f C h a n ges in la n d T en -

u re” , in R a y B u sh e d , o p . c it. , p . 19 0 ．



得合理补偿。然而在 1997 年 10 月后，地主和警察则肆意破坏上述规定。例

如，埃及警察为了阻止佃农延续租佃关系或获得合理补偿，常常对佃农滥用

刑罚严刑拷打。
①

从 1992 年 6 月 96 号法颁布到 1997 年 10 月该 法全面推行，政府刻意隐瞒

佃农多次小规模抗议的事实，并矢口否认对佃农的迫害；不仅如此 ，政府还

极力美化佃农被赶走的过程，声称多数佃农是在调解委员会劝说之下自愿离

开，整个过程异常平静。例如，1997年 10 月总理凯麦勒 ·贾特鲁里声称，调

解委员会的调解成功率高达 95%。②

事实上，地主和警察的粗暴行动，促使佃农的反抗继续升级，许多地区

发生佃农报复地主、围堵警察、冲击政府机关的恶性事件。1997 年 7 月初，

数百名佃农在米尼亚省的两座村庄发起游行示威，焚毁地主的房屋，在公路

和铁道上设置路障，并焚毁一辆公共汽车。示威人群与警察发生冲突，其中

示威者死 3人、伤 20人。第二天，尼罗河三角洲地区阿塔夫村的佃农，将农

业部驻该村机构付之一炬，力图破坏登记地权的官方记录，160多名佃农因此

被捕入狱。1997年 7 月 28 日，开罗东北方向的卡玛鲁纳，一名老佃农及其老

伴因拒绝缴纳地租增额而被地主及其子殴打致死。
③

在上埃及乡村，矛盾更加尖锐，这是由于地主往往是科普特人而佃农往

往是穆斯林，于是地权争夺便与宗教冲突纠缠在一起；不仅如此 ，上埃及还

存在家族仇杀等历史宿怨，而 96号法再次揭开家族仇杀的盖子。例如，上埃

及卡夫拉 ·黛米安村有 1 000名科普特人和 3 000名穆斯林。1996年该村数百

名穆斯林袭击科普特人住所，杀死牲畜并焚毁马厩。尽管袭击的直接原因是

谣传科普特人企图非法建立基督教堂，但地权争夺似乎构成主要原因。
④

2 ．穆 巴拉 克 政 府 的 打 压

针对佃农的频繁集会和激烈反抗，官方媒体和埃及政府频频指责佃农的

此类举动系非法的 “ 恐怖主义行径”，穆巴拉克政权借机打压乡村小农、敌对

政党、以及持异见者，巩固民族民族党一党独大的政治地位。

① La n d C en tre for H u m an R ig h ts， “ F arm er S trug g le A gain st L aw 9 6 o f 19 9 2” , in R ay B u sh e d . ,

o p. c it. , p p .12 8 - 13 2 , 13 6 - 137 .

② R eem S aad , o p . c it. , p p . 1 18 - 12 1 .

③ K a rim E 1 - G aw h ary , o p . c it. , p .4 2 .

④ Ib id . , p .4 8 ．



一方面，穆巴拉克重点攻击同情小农的伊斯兰劳工党与穆斯林兄弟会。

1997年 7 月，安全部队和政府的发言人声称，不法分子意欲破坏稳定局势，

唆使佃农起身反抗 96号法。1997年 7 月底，巴尼 ·苏瓦夫省一处农业合作社

被烧成灰烬，政府遂将矛头对准伊斯兰劳工党，指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是

佃农暴动的根源。
①

民族民主党等诸多政党还纷纷指责穆斯林兄弟会是 96 号

法颁布后乡村骚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②

因此，穆斯林兄弟会在 90 年代前期

也成为穆巴拉克政权借故打压的重要对象。1994 年政府开始禁止穆斯林兄弟

会活动，指责其支持恐怖组织，进而实施侵犯人权的高压政策。在 1995 年议

会选举前夕，穆斯林兄弟会总部被政府关闭，81名穆斯林兄弟会重要成员遭

到逮捕，其 中 5人被判处 5 年监禁，49 人被判处 3 年监禁。受此影响，穆斯

林兄弟会在议会选举中仅获 1个席位，而民族民主党则获得 417个议席。
③

民

族民主党的执政地位得到强化。

另一方面，具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也遭到政府迫害。1997 年 6 月中旬，

一名新闻工作者，一位兽医和两名律师被捕入狱，理 由是警察在搜查他们的

住所时发现存在抨击 96号法的文字材料；警察据此认为，这些人曾组织反对

96号法的集会、开展签名活动并致信总统，因此，这些人被指控威胁公共安

全，犯有煽动罪。尽管国内外诸多人权组织发出多次呼吁，但是 4 人在 9 月

25 日未经审判的情况下仍被判处 45 天监禁。
④

1997年 10 月 1 日，96 号法全面施行，埃及乡村开始发生剧变。原本享有

永佃权并交纳少量地租的佃农，普遍失去永佃权，或继续充当佃农并上交高

额地租，或充当雇农 ，或流向城市，不复成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统治基础，

穆巴拉克政权在乡村的统治基石从小农转为地主，在缓解经济困难的同时也

埋下执政不稳的祸根。

96 号法对埃及政治发展的深远影响

96号法的全面实施，对埃及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96 号法导致佃

① R a y B u sh， “ A n A g ric u ltu ra l S tra te g y w ith o u t F a rm e rs : E g yp t ' s C o u n tr ysid e in th e N ew M ille n n iu m” ．

R eview of A f rica n P olitica l E co n o m y , V ol. 2 7 , N o.8 4 , 2 0 0 0 , p p .2 3 9 - 2 4 2 .

② R eem S aa d , o p . c it. , p . 1 19 ．

③ 哈全安著：《中东史：610 - 2000》，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 575 页。

④ K a rim E l - G aw h a ry， o p . c it. , p .4 2 ．



农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乡村地权冲突长期存在，佃农死伤之众触 目惊心，广

大佃农不再成为穆巴拉克政权的积极支持者，在 201 1年初城市政治风波发生

后实际充当倾向政治革新的 “ 沉默大多数”； 另一方面，96 号法的全面实施，

再次表明埃及 “ 三农” 问题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权力分配不均，解

决 “ 三农” 问题不仅仅需要地权变革，更仰赖政治制度革新。

（一 ）96 号法与穆巴拉克政权倒台的关系

1997 年 10 月 1 日，96 号法开始全面施行。佃农普遍丧失永佃权，被迫上

缴高额地租、充当雇工或流向城市，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许多丧失租佃权的

小农无钱用电，被迫使用煤油灯。农村偷盗现象也开始蔓延。
①

埃及农村出现更多地权冲突，大量小农死于非命 ，身体受伤或被捕入狱。

1997 ～1998 年，对 抗导致 约 87 人 死亡、545 人 受伤、798 人 被捕。 1998 年 1

月至 2000 年 12 月，96 号 法 和相关 土地 冲突导致 埃及死 亡 119 人、受 伤 846

人、被捕 1 409人。
②

进入新世纪，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埃及地权斗争仍有余

响并波及土地制度的其他方面，农村的动荡冲突在局部地区甚至延续至今。

地主和政府开始废除佃农在国有土地的耕作权。埃及政府曾于 1978 年 1

月 17 日规定淤积土地归属国家；而到 96 号法全面实施之后，埃及地主勾结

警察局等国家机关伪造地契，清除小农的地权凭证和地权档案，蓄意占有淤

积 土地。2000 年 初农业部宣布废除 18 450 费丹国有土地上约 1.5 万 佃农 （涉

及 10 万家庭成员）的租佃权，以便出售国有地产。
③

地主在政府支持下甚至企图抢夺曾被纳赛尔政权没收的超额私有土地。

96 号法原本并未涉及在纳赛尔政权在土改期没收并分配的土地。但在 96号法

颁布后特别是全面实施后，在纳赛尔政权土改中被没收超限土地的地主或其后

裔勾结警察、合作社干部和村民委员会，无视农民已经为所获地产分期付款或

正在付款的事实，企图迫使在纳赛尔时代获得土地的小农放弃土地所有权。过

去负责土改的农业改革署，如今已然成了帮助地主夺地的官僚机构
④

。例如，

2007年，下埃及达卡利亚省的梅尔萨克村，曾在 50年代中期被纳赛尔政权没

① M oh a m ed H .A b d e l A a l, o p . c it. , p p . 13 9 , 15 6 .

② R a y B u sh , “ A n A g ric u ltu ral S tra te g y w ith o u t F arm e rs : E g yp t ' s C o u n tr y sid e in th e N ew M ille n n iu m” ,

in R a y B u sh e d . , o p .c it. , p p .2 3 9 - 2 4 2 ; L an d C e n tre for H u m an R ig h ts , o p . c it. , p p . 12 6 - 13 8 .

③ L an d C e n tre for H u m a n R ig h ts , o p . c it. , p p . 1 3 4 - 1 3 6 ．

④ 温铁军 ：前引文 ，第 3 页。



收 100费丹耕地的地主后裔，雇佣暴徒并收买警察，强行赶走已经购得上述

超额地产并耕种半个世纪之久的 50 户村民，由此引发一场严重的地权斗争。
①

伴随着地权冲突加剧、佃农死伤增多与生活水平下降，埃及小农对政府

和民族民主党开始充满怨恨，穆巴拉克政权在乡村的执政基础空前狭窄，其

中蕴含着极其严重的统治危机。

塞缪尔 ·亨廷顿曾认为，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城市不单是动荡

的场所，而且也是政府反对派的大本营；一个政府要想稳定，就必须以农村

为坚强后盾；如果政府不能赢得农村的支持，那就国无宁 日。
②

到 2011年 1

月底，开罗、亚历山大等大中城市爆发反政府示威游行，矛头直指大权在握

长达 30 年的穆巴拉克。同年 2 月 11 日，穆巴拉克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之下被迫

辞职，貌似坚如磐石的政权轰然坍塌，埃及城市居民的民主运动取得阶段性

胜利。同年 4 月中旬，操纵埃及政府和议会长达 30 多年的民族民主党遭到解

散并被没收资产，迅速成为历史陈迹。需要关注的是，在此期间，诸多城市

出现剧烈震荡，而广大乡村则相对平静。这种冷漠态度值得深思。2011年初

发生在埃及的政治风波，集中反映了乡村小农的无权地位，并折射出这一社

会群体对穆巴拉克政权存亡与否无动于衷。实际上，自穆巴拉克政权颁布 96

号法之后，诸多佃农丧失租佃权并充当雇农或流向城市，纳赛尔时代的获地

小农及其后裔的土地所有权也受到严重威胁，原有土改法令几成具文，广大

小农对穆巴拉克政权充满愤恨。相比之下，在同样具有鲜明城市色彩的伊朗

伊斯兰革命期间，诸 多乡村亦处在政治运动的边缘地带。然而，在伊朗革命

前夕，以土地改革为主要内容的 “ 白色革命” 已经推行数十年，众多小农获

得地产并加入农业合作社。在穆巴拉克下台前，情况迥然不同。因此在伊朗

革命和 “ 倒穆运动” 期间，两国小农的政治立场似有区别。

姑且不论埃及小农是否拥有颠覆政局的足够能力，单就穆巴拉克政权所

采取的损害小农利益的土地政策而言，就不难想象埃及小农在 2011年初会对

穆巴拉克政权的动摇冷眼旁观，这种冷漠态度甚至成为压垮穆巴拉克政权的

最后一根稻草。换言之，穆巴拉克黯然退隐，不仅是由于城市民众的反抗，

① R a y B u sh， “ P o litics , P ow e r a n d P o v e rty : T w e n ty Y ea rs o f A g ric u ltu ral R efo rm a n d M a rk e t L ib e ra liza -

tio n in E gyp t” , T h ird W orld Q ua rterly , V ol. 2 8 , N o .8 , 2 0 0 7 , p . 16 0 7 .

② [美国 ] 塞缪尔 ·亨廷顿著 ；王冠华等译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1989 年版 ，

第 40 1 ～4 11 页 。



而且是因为丧失乡村小农的支持。

（二）96 号法与埃及 “ 三农” 问题的政治根源

在 96号法讨论、通过和实施过程中，埃及地主与议会和政府形成强大了

的政治同盟，或者是议会和政府支持地主，或者地主本人就是议员和高级官

僚 ；而议会和政府却并不代表佃农利益。

96号法的出台始末及其执行过程表明，埃及现代化中的 “ 三农” 问题，其

主要成因并不在于自然环境恶劣，或科技水平低下，或人口增长过快，而在于

现代化这一特定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政治权力分配不均，特别是政府与国民、城

市与乡村、地主与小农、精英与民众在权力资源方面的巨大差距，具体表现为

开罗和其他地区的差距、城市和乡村的差距、工商业和农副业的差距、下埃及

和上埃及的差距，以及尼罗河流域与非尼罗河流域的差距。换言之，处在现代

化发展阶段的埃及，政治民主尚未实现，政府、城市、地主和精英在权力格局

之中占有优势地位，而小农则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地带。政治权力分配不均，

而政治权力在资源分配中依旧占据主导作用，由此导致发展资源的占有状况并

不平衡，进而构成 “ 三农” 问题发生并延续的深层政治背景。

从 1805年穆罕默德 · 阿里就任埃及总督到 2011年穆巴拉克黯然引退，

埃及政府或建立土地国有制进而剥夺小农的土地所有权、或推动地权私有化

进而纵容土地兼并、或推广土改合作社进而侵蚀获地小农对耕地的经营权用

益权和转让权，由此达到限制小农产权、控制乡村民众和转移农业剩余的多

重 目的。至此，即便在土地私有化条件下，小农土地所有制也已沦为马克思

所说的 “ 徒有虚名的所有制” ①
或曰 “ 纯粹名义上的所有权” ②

。

由此可见，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离不开农民政治权利的实现；仅仅改变

土地所有制和经营方式，而不给予农民平等参政的权利，难以从根本上解放

农民、发展农业和繁荣农村。然而，埃及的 “ 三农” 问题并非与生俱来，而

是 200年来经济、社会、政治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和体现，因而也需要

在未来的经济、社会、政治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得到克服。2011年初埃

及出现的政治风波和穆巴拉克的黯然退隐，很有可能为问题重重的埃及乡村

带来些许希望，进而为 “ 三农” 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一次良机。在未来权力

①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1995 年第 2 版，第 102 页。

② 同上书，第 129 页。



重构与政治民主的基础之上，埃及现代化的全面实现与埃及农民的最终解放，

将不再是小农梦寐已久的虚幻梦想。

T h e L a w 9 6 o f 1 9 9 2 a n d E g y p tia n C o ttier s '

P o litic a l T u r n a ro u n d

— — A lso o n th e S e v e ra l F a c to rs C o n sis tin g in C o u n try sid e W h ic h

C a u se d th e F a ll o f M u b a ra k R eg im e

L iu Z h ih u a

A b str a c t : In 19 9 2 , M u b a ra k reg im e in tro d u c e d th e L aw 9 6 , w h ic h lo o se d th e

r e stric tio n s o n t h e fa rm la n d s iz e a n d a b o lis h e d p e rm a n e n t te n a n c y s y ste m . F ro m O c to -

b e r 1 st 19 9 7 , c o ttie rs lo st e x p e c ta tio n a n d c o n fid e n c e in M u b a ra k , a n d a n ta g o n ize d

th e g o v e rn m e n t a s w e ll a s th e la n d o w n e rs , w h e n th e L a w 9 6 o f 1 9 9 2 b e g a n to b e p u t

in to p ra c tic e , ru le fo u n d a tio n o n w h ic h M u b a ra k re g im e w a s b a se d s h ra n k u n p re c e -

d e n te d ly a t th e s a m e tim e . P re sid e n t M u b a ra k re sig n e d in 2 0 1 1 , w h ic h r e su lte d fro m

n o t o n ly th e to w n sfo lk s ' re v o lt , b u t a lso a la c k o f su p p o rt from th e p e tty fa rm -

e r s.T h e e n fo rc e m e n t o f t h e L a w 9 6 o f 1 9 9 2 in d ic a te s t h a t th e is su e s c o n c e r n in g

E g y p tia n a g ric u ltu re , c o u n try sid e a n d p e a s a n ts h a v e b e e n p e rsistin g fo r m a n y y e a rs ,

a n d th e y m o stly o rig in a te fro m t h e p o w e r - fa ll b e tw e e n g o v e rn m e n t a n d c itize n s , c it-

ie s a n d c o u n try sid e s , la n d o w n e r s a n d p e tty fa rm e r s , th e c la s se s a n d h u sb a n d m e n . S o

a g ric u ltu ra l d e v e lo p m e n ts , th e p ro sp e ritie s o f th e c o u n try sid e c o u ld n ' t b e a c h ie v e d

w ith o u t re alizin g o f p e a s a n ts ' d e m o c ra tic r ig h ts ; O n ly tra n sform in g th e r e a l e sta te

sy ste m , b u t n o t e n d o w in g p e a s a n ts w ith th e e q u a l r ig h ts o f p a rtic ip a tin g in p o litic a l

a c tiv itie s , th e p ro b le m s o f lib e ra tio n o f th e p e a sa n ts , o f p ro m o tin g th e a g ric u ltu ra l

p ro d u c tiv ity a n d b rin g in g p ro sp e rity t o th e c o u n tr y sid e c a n n o t b e e a s ily a d d re sse d .

K e y W o r d s : Issu e s C o n c e rn in g A g ric u ltu r e , C o u n try sid e a n d P ea s a n ts ;

E gyp t; M u b arak ; T he L aw 9 6 o f 19 9 2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